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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精彩摘录：

在教育中诗意栖居——如何保持教育热情

朱老师：

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：我周围的许多老师，有些年龄很大，但依然青春豪迈，激情四射；有的年纪不大，却显得老气横秋，萎靡不振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怎样才能让我们保持青春般的教育热情呢？

老师：

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。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。

正好，前不久我参加了南通师范附小李吉林老师的一个活动。看到了年逾70的李老师，她就是像你说的那样依然青春豪迈，激情四射。我想，或许提供这样一个榜样的故事，身教比言传效果更好。

李老师从教50余载，痴心于她的情境教育研究实践也已逾30载，看到她那慈祥的笑容，每当想起她那温和而持久的教育情怀，我心中总是涌起许多感动。李老师身上有一种特别的魔力，让你亲近、让你感佩。从年龄上来说，她是长者，但她开口闭口朱先生，我忐忑不安；从学问上来说，她是前辈，但她没有门户之见，始终敞开胸怀，关注和支持我们的新教育实验，让我感动不已。更加让我感动的是，每次见面，李老师总是精心准备了礼物，从天真可爱的圣诞老人，到温暖可心的羊毛背心。

我一直想解读李老师的魔力之源。

有一次，一位李老师的学生告诉我：“其实，李老师坚持不懈的原因就在于，她和她的情境教育充满诗意和激情，充满挚爱和智慧。”

是的。我曾读过李老师的《情境教育的诗篇》一书，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个字就是“诗”。不仅情境教育是一首诗，李吉林老师本人也是一首诗，事实上教育本身就是一首诗。也许，诗意的生活，就是李吉林老师青春依旧的秘诀！

我曾写过一首小诗——《教育是一首诗》：

教育是一首诗/ 诗的名字叫青春/ 在躁动不安的灵魂里/ 有一个年轻的梦。

教育是一首诗/ 诗的名字叫激情/ 在春风化雨的课堂里/ 有一脸永恒的笑。

教育是一首诗/ 诗的名字叫热爱/ 在每个孩子的瞳孔里/ 有一颗母亲的心。

教育是一首诗/ 诗的名字叫创造/ 在探索求知的丛林里/ 有一面个性的旗。

教育是一首诗/ 诗的名字叫智慧/ 在写满问题的试卷里/ 有一双发现的眼。

教育是一首诗/ 诗的名字叫未来/ 在承传文明的长河里/ 有一条破浪的船。

可以说这首诗，差不多是我对教育的一个理解。我曾说做教育的人，她本身就应该是诗人。我觉得做教育如果没有诗人的气质，诗人的理想，诗人的激情，是很难真正把教育做好的。

因此，我喜欢用“诗”和“诗人”这样的词汇，来解析情境教育，来打量我们的李吉林老师。实际上，在李老师的教育字典里，“诗”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。她在《是教师也是诗人》中说：“正是为了儿童使我成为一个执着的探索者，一个不倦的学习者，一个多情的诗人。”她说：“诗人是令人羡慕的，其实教师也是用心血在写诗，那是写的人们最关注的明天的诗，不过那不是写在稿纸上，是写在学生的心田里。”



	读书感悟：

20年过去了，李老师在她新出版的《情境教育的诗篇》里，她又写道：“历经26年，在情境教学、情境教育、情境课程的‘三步曲’里，我写下一首首小诗，一首首镌刻着时代烙印的儿童教育诗。”

这使我更坚定了一个观点：情境教育本身就是一首诗，而她的创造者，就是杰出的诗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

第一，李老师拥有一颗年轻的心。诗人没有一颗年轻的心是写不出诗的。我们很多人都写过诗，写诗最激情燃烧的岁月是青春时代，我们很多人都做过诗人，我也做过。那实际上是一种激情，是因为有一颗年轻的心。李老师尽管已年过70，但就心理年龄而言，我觉得她还处于青年时期。她自己就说：“我是一个长大的儿童。”这是一种心态。特级教师于永正先生曾说要蹲下身子来看孩子，和孩子交流。我认为只要拥有一颗儿童的心，根本不需要去选择和儿童交往的方法，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儿童。因此真正的教育家，他肯定拥有一颗童心，拥有一颗无瑕的、天真的、灵动的童心，我认为这是教育的最高境界。

李老师年轻的心还表现在她是一个永远的学生。作为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，全国有那么多的大专家看中她，愿意和她交往，甚至愿意拜她为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首先就是李老师对别人很尊重，首先她把自己作为一个学生。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：“我如果再年轻几岁，我一定去做你的学生。”我感受到她的真情，她随时随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学生。虽然现在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教育家，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，但她还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学生，她才能凝聚一大批教育教学研究人员，一大批优秀教师共同来构建情境教育的巍巍大厦。

事实上，不仅仅是情境教育，包括我们做的“新教育实验”，包括所有的教育研究，如果没有一批人去为之奋斗，那就不可能做成。现在这个时代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做不成事的。

第二，李老师心中始终燃烧着激情。做诗人是要有激情的，没有激情写不出诗，没有冲动做不成诗人。郭沫若先生写诗的时候，趴在地上拥抱着泥土的芳香，他必须要有这样的激情，做教育也是如此。

我始终认为做教育的人没有激情是做不成的，他最多只能去做学者。著名学者朱小蔓对李老师曾有过评价，说李老师的情境教育追求儿童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，为人的情感发展提供了一个优化的时空。朱小蔓是研究情感教育的。确如朱小蔓所说，情境教育的一个很大特色就是抓住了人类情感这个非常重要的要素。

李老师提出以思为核心，以美为突破口，以情为纽带，以儿童活动为途径，以周围世界为源泉。实际上“情”是一个纽带，情境教育可以把“情境”说成一个概念，也可以把“情”和“境”分成两个概念。如果从一个概念来说它更多的是一个空间的概念，是一个场景的概念。如果作为两个概念，它本身就是情感和场景的结合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李老师的情境教育中，情感的要素要大于场景的要素。很多人片面地认为它就是创造一个情景，提供一个时空。我说并不然，更重要的是它的情感要素。教育若缺少情是做不成的。清代戴震曾经讲过一句话：“理也者，情之不爽失也。”没有情感的融入，再好的道理也没有办法让孩子们真正接受。

李老师自己也认为，她就是一团扑不灭的火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她本来教中高年级的课，后来主动要从一年级教起，为什么这样做？她说：“改革绝对是需要热情，需要主动，需要一股子劲的。”我觉得没有这股热情和干劲是做不成教育事业的。

第三，李老师怀有深刻的对教育的爱。诗人自然也是有着爱的情怀的。李老师自己曾经也讲过：“正是出于对儿童的爱，使我不怕吃苦，不怕麻烦，意志使我体验到作为人的一种力量。我觉得意志会使人的情感持续、稳定、强化。心理学中讲情感和意志是人的两大品质。其实在人的内心世界里两者却难以一分为二，它是互动的，是相互影响的。”因为只有强烈的情感，才会有持续的坚持的力量。面对应试教育的现实，李老师忧心忡忡，她曾在给我的信中说：“中国教育的问题积聚不少。我总想着儿童、少年、青年的成长：他们的内心有祖国，有他人吗？有愿为祖国效力的志向吗？他们追求崇高，鄙视低俗吗？他们的灵气、潜在的智慧是得到开发，还是被泯灭了？他们的体质和意志比得过日本的青少年吗？”

对教育的忧患意识，是教育家们从来都拥有的，而这些都源于对教育、对未来深刻的爱。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，我看透了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依然热爱它。所以，在李老师的每一篇文章里面，在她的字里行间，我们都可以读到她对教育的爱。我相信，她的周边之所以能够凝聚那样一批热爱教育的人，也都源于他们对教育的爱。没有他们对教育共同的挚爱，情境教育也很难走到今天。

第四，李老师有创造的智慧。诗人的天性叫创造。从外语(课程)情景教学的启示一直到中国古代的意境说，李老师并不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直接翻用，而是在进行一种阐释和创造，并且不断地发展。她从低年级的情景教学，到情境教学实验的研究，再到情境教育理论的构建，包括到最近的情境课程的开发，使情境教育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。这充分反映了李老师善于创造，善于吸收各种知识，包括把新课程的很多理念都在情境课程的“四大需要”里面作了很大程度上的综合，用自己的情境教育的话语来阐释她对课程的理解，我觉得这是相当可贵的。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，她的知识领域、她的学科领域总会受到很大的限制，但是她能不断地学习、不断地超越。就是这样一种精神，这样一种善于创造的激情和智慧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 



